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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脸谱别思

口石英

——京剧艺术随笔之四

单说“京剧脸谱”也许并不确切，因为有些地方剧种也有勾脸谱的，但不可否认的是，

京剧脸谱发展得更完善，也更讲究，已经形成为一个真正的谱系。

谈及脸谱的缘起，有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是由唐代乐舞中所戴的面具及参军戏中

的某些角色的涂面逐渐发展而来。脸谱大抵是用于净角及丑角。净角以各种色彩在面部

勾画成种种图案和纹线，以显示与加深观众对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他特点的认识。

从大的方面来说，红色喻忠勇，黑色喻粗率，白色喻奸诈，黄色则更复杂，但不同角色在细

部上又有许多区别。至于丑角，一般只在鼻梁周围涂以小块粉白，而较少以谱式演示。

多少年来，脸谱逐渐成为中国戏曲尤其是京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还可视其为

一种相对独立的美学学科；近世以来，并为外国的艺术家与相关人士所重视。应该说，以

面部图谱和纹线刻画(至少是辅助)人物性格，无疑是一大独特创造。如果不说唯一，那至

少也是中国戏剧艺术中最为成熟、最成体系的一种表现方式。

在受到肯定与赞赏的同时，对脸谱也不乏保留乃至揶揄的评价。譬如说，在当代，当

人们批评某个作品在刻画人物形象有表面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时，便以“脸谱化”概括之。

在我年轻时，看到如此的评价便也盲目地认同，但当上了些岁数深入观察思考后，便发现

所谓的“脸谱化”实在是对脸谱之妙缺乏细加领会。所谓简单化的“脸谱化”其实也并不那

么简单。

一句话，脸谱并不“表面”，而且是很“内在”的。它细部的讲究实在是太多了。有时，

两张花脸看似大致相近，但只要在某一点上所用颜色不同，或所勾的纹线不一，那么其所

表现的个性、智能、经历及其他方面都会相差很多。有时对于一般观众来说，看这一花脸

与另一花脸在大框上似乎很相像，然而仔细审度，在感觉上却有很大不同。至于在内行或

是看戏阅历较深的人士眼中，那就更有些“门道”了。所以，勿小看细部，细部往往影响整

体感觉，而内在的：本质的东西，恰恰就在这整体感觉里。

举例说，张飞、李逵、牛皋三个角色的脸谱均为黑色，三个人物的性格也均有直爽与雄

豪的一面，但其配色和纹线却有所不同，因此给人的总体感觉会有若干差异。这使人看得

出：张飞虽也粗率，然粗中有细，而且时常流露出一种妩媚的谑趣，显得可亲可爱；李逵则

看上去更加鲁直，爱恨绝对分明。这二人的性格都达到痛快淋漓的地步，但在这种痛快决

绝中，又时常表现为相当鲁莽，忠勇、憨态可掬。牛皋虽出身草莽，归岳飞后遂成为大将，

其忠勇无私从无更易。在舞台上虽同为“黑头”，但也自有其“身份”，比起前二人性格直率

中较有头脑。如在奉旨撤兵罢战的大是大非原则的关头，他一直表现为头脑清醒、意向坚

定，这种性格也促使其成为南宋初年坚持抗金的重要将领之一。历史上的牛皋与文艺作

品中的主要人物不同的是，他一生的主要轨迹虽与小说和戏曲中的角色差别不大，但最终

结局却与文艺作品中的大相径庭。他不仅没有那样幸运的喜剧结局(笑死)，反而是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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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岳飞被害六年之后，于公元1147年在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任上被秦桧派杀手毒死，

至惨至烈。三个重要净角人物，脸谱勾画似中有别，其个性、身份、阅历等亦可自内在“渗

出”，使人从整体感觉中感知脸谱的神韵，对人物的言行举止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鉴于

此，又岂止“表面化”而已!

再例如两个以黄色为主色的净角：隋末唐初瓦岗寨起义军首领李密，长期与隋军对

抗，兵败后降唐，旋又反，后在与唐军激战中阵亡；三国时曹操部下大将典韦，力大骁勇，被

曹操重用为近身护卫，在征宛城张绣胜利后为卫护曹操而战死。此二人脸谱虽以黄为主，

但间有杂色或纹线，尤以李密最为突出。这当然并非仅为点缀率意，而是从不同人物的出

身、身份、教养、性格等出发。李密此人有野心，有一定的韬略，但易反复，性格比较复杂。

黄色虽较中性，但其他杂色或起到深化、强化、异化的作用，给观众的整体感觉不善亦不极

恶，有一定心计而终难成大事；谱色复杂而经历、性格也较复杂，可谓内外相互映衬，多重

而又统一。李密的戏有《断密涧》等，某些唱段亦常为专业人士和票友所传唱。至于典韦，

亦有一定复杂性，其主色黄间有杂纹，可喻勇而骄，强而少正气，加之在曹操耽于淫乐之

日，他也疏于戒备，或有放纵，因此才于酒后被盗走他最无敌的兵器——一双短戟；当张绣

军杀来，他才仓促应战，凭借超群的武艺，慌促中仍能手毙多人，手执两卒做武器死拼，并

且表现出效命于主子的忠心，但最终被乱箭射死。此脸谱亦表现其复杂性，但还算不上是

真正的“正面人物”。而脸谱喻性格最为典型的则是曹操，千百年来舞台上的“白脸奸臣”

是也，而曹操作为历史人物、小说人物、戏曲人物又备受争议。其实在笔者看来，小说也

好，戏曲也罢，曹操都是作为文学作品的人物出现的。既然在京剧中那么多的事件和人物

均不拘泥于史实，甚至可虚构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那么对曹操这个人物的塑造与史实有

某种出入也就不必苛责。更何况，评价历史人物“有本事”以至“非常有本事”与人性善恶

问题并不存在太大的矛盾，也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譬如说：曹操很有政治和军事才干，

挟天子以令诸侯，剪灭群雄，网罗人才，力图统一中国，乃至屯田、修水利等；与他在徐州屠

城，无端地杀害与之为善的吕伯奢全家，以及滥杀他瞅着不顺眼的知识分子与有用人才

(如孔融、杨修、华佗等)之人性恶的种种，恰好说明了雄才大略与猜忌残忍的不同表现。

这也是中国古代有本事的封建统治者最具代表性的“品牌形象”，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

吗?当然，裴松之与曹操所处时代相隔不过百年，应该说可信性是很大的。如今的人认为

不可信，那么又有什么根据来加以否定呢?在这类本应完全理性的问题上，还是不必感情

用事为好。

小说也好，京剧也罢，也并非只是一味尽道曹操之奸，其实很多地方还是可以表现曹

操的雄才甚至性格中的可爱之处的。譬如他极其爱将，对关羽的优厚待遇；鉴于赵云在长

坂坡的英武表现，号令部下“只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在灭掉袁绍之后将部属原来通绍

的信件一律烧毁不予追究，并对曾骂他祖宗三代的陈琳予以赦免并任用之；在赤壁战败

后，途中曾三次大笑。从本质上说，这不是轻敌，而是表现了孟德君别具一格的潇洒与从

不绝望的韧性，甚至就连误中周瑜反间计杀蔡瑁、张允，也不能以“愚蠢”二字了之，其实这

也包含着此公密中有疏的真实性格。曹操的表现说明，不论任何人虽雄才亦难免有“短

见”之时，不是“奸雄”二字便能掩盖了其可亲可爱之感的。

至于说到“白脸奸臣”的脸谱，就我自幼看戏所见，曹操的脸谱与其他白脸奸佞如赵

高、秦桧、李良(《大·探·二》中的反面人物)，还是有细微区别的。那些脸谱，或奸伪中含颟

顸，或惑媚中寓虚妄，比起曹操的白脸都相对地单一了些。曹操的“白脸”，细部的纹线则

甚有讲究，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其内心世界要更多元些，在诡诈中透着一种从容、潇洒、玩世

不恭与机趣。

所以说，肤浅地将脸谱讥之为“脸谱化”，至少是对京剧脸谱观察体味得还不够，似乎

可以休矣!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

13万方数据


